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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以后，百花拉开擂
台，争奇斗艳起来。“寒露霜降，
麦子胡豆坡上。”去年种下的胡
豆，进入三月后，陆续盛花。

近日，踏青巴南樵坪
山。农家乐老板热情地赠

送了一把胡豆花，让带回家
吃。那似象牙又像带把的弯

月亮一样、五六瓣整齐排列的一
串串蓝紫色的胡豆花，嫩嫩的，娇艳

欲滴。尤其是那像蝴蝶一样的蓝黑色眼
睛，似乎在调皮地盯着人微笑。我双手
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生怕碰疼了它。

我吃惊地问：“这个能吃吗？怎么
吃？”老板说：“试试看吧，试了就知道了。”

我吃惊是因为从来没有吃过。记忆
中小时候吃过嫩嫩的豌豆片，曾剥过已比
较饱满的豌豆米粒来吃，也曾偷偷剥过嫩
胡豆吃，但不好吃不说，还闹过肚子，从此
再有小伙伴提议、诱惑，都不为所动。

对于胡豆，小时候最大的乐趣是寻
找“马耳朵”——一种未展开的像马耳朵
一样的叶片。因为不容易出现，也就不

容易被找到。喜欢它的与众不同，喜欢
它可以盛春露，也喜欢把它含在嘴里当
喇叭吹。所以小时候大人说：“走，找‘马
耳朵’去，就知道是去胡豆地里玩。”那名
字一直记到现在。

今天想来，那时农村没有幼儿园一说，
小孩子往往是被做农活的大人带在身边。
小孩子独自玩不了好久，就要去缠大人，这
会影响干活。大人在威胁消极要被扣工分
无效后，找“马耳朵”，或许就是大人想出的
一个让孩子自己多玩会的积极方法……

春天是可以用来品尝的。我家“尝
春”吃得多一点的应该是椿芽炒蛋，也有
清明菜粑。正好买来炒椿芽的鹅蛋还余
有，就用胡豆花来一次尝新。

胡豆花洗净切碎，盛入碗中，打鹅蛋一
个，先调匀，加一点盐，搅拌。再滴入香油
几滴，酱油少许，再次搅拌调匀。热锅倒入
菜油，油热后，加少许猪油，溶化后，倒入蛋
液，待表面基本凝固变色成圆饼状，翻转，
让这一面凝固成那一面的颜色。用锅铲划
分成几块，起锅。挟一小块品尝，果然不
错，虽不及椿芽那么香浓，但仍然清香可

口，而质地比椿芽炒蛋还细嫩一些。
吃这个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什么危

害？吃完饭，休息时我上了百度——有
肯定有否定。

对于吃东西，无论什么，我的原则
是，只要不是有害的，只要不引起身体不
舒服，皆可一试，但不暴饮暴食。

我注意到，对于胡豆花的数量，百度上
说得最多的是用七朵，而且是完整地混入蛋
液。而我是按自己炒椿芽蛋的方法做的。

这次烹饪，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而
且是一直以来没有想明白的道理，那就
是：佳肴，一定得“跨界混合”。举例来说，
比如前面说的胡豆花炒鹅蛋，椿芽炒鸡蛋
或者鹅蛋，这是动物和植物的混合。平常
大家熟悉的家常菜，比如芋儿鸡、魔芋鸭、
土豆（冬瓜、胡萝卜）烧牛肉等，都是动物
和植物的混合。而菌菇番茄排骨汤，是微
生物、植物、动物的混合熬制，那一定是
鲜、嫩、香，回味悠长的一道高汤大菜。

其道理在哪里呢？我又大胆猜想，
这是把吸收了天地阳光雨露的植物（含
微生物），与灵动奔跑充分训练的动物

最完美地融合，是“集优”之
作，它能不甘之如饴，回味再
三吗？

没有实践过的朋友不妨
按我说的，用混合油也就是菜油（植物）
和猪油（动物）混合来炒一份菌类（微生
物）尝尝，不管那菌是鸡腿菇、金针菇、蘑
菇，还是平菇。这是最简单的“跨三界混
合”的佳肴，不妨试试吧。

此前不久读到胡中华先生的文章，
那句“胡豆开花吊吊长，幺儿回家没了
娘”引起了我的共鸣和感伤。

勤俭善良的母亲，每年春天都要蒸
或炒椿芽蛋给我们吃。每年过年前要炒
胡豆、红苕果等来招待客人。现在生活
中不愿意浪费食物，就有小时候母亲的
教导，要爱惜粮食。

母亲辞世三年了，每每回想她，心里
就很酸楚和后悔，聚少离多，陪伴不够。
子欲养而亲不待，徒剩唏嘘！

母亲是三月走的，给她上坟时，我默念：
愿天国没有高血压、肾衰竭等疾病，愿她在
那边一切安好！（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故乡的桃源
是一封粉红色的情书
□郭永菊

心若桃花
映着粉嫩的脸颊
捻一缕清风明月书写
装满爱恋的憧憬
深情告白
贴上花香的邮票
随春风寄出

春的快递
传遍大江南北
牵手爱情的红线
像扯着月老的衣角
降临桃园
捧着粉红色的心跳
逐缘心仪的姑娘

桃花千枝万朵
披上烟霞的云裳映衬
一枚枚灿烂的笑容
伫立枝头随风吟诵花的诗篇
忙碌的蜂蝶
像桃园里跳动的音符
飞跃花蕊弄清影

嗡嗡的韵律
酝酿成一阙清词
馈赠给三月
桃花美酒月光杯
芳菲醉婵娟
也醉了桃花满园的游人
点缀文学艺术的天空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诗
词学会副会长）

江风三十里（外一首）
□春润

喜欢独自漫步长江之滨

用脚步丈量城市心脏

用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感受

微风荡漾，喧嚣纷扰都被耳机隔离

婉转的音乐，似这平湖烟波般

悠扬，无数次出发走向远方

又总在魂牵梦萦之际归故乡

我仿若那江心的候鸟，徘徊

在那往复循环的年轮交替，迷醉

在这山城的江风三十里

青山烟雨

窃得浮生一闲日

放空于群山环抱之中，听雨

打在树叶上，窸窸窣窣

顺着房檐滑落

踏着一阵风轻抚脸颊

虽已过惊蛰，但仍有些许凉意

好在脚边的木炭火炉

吱吱呀呀，让我有了安坐的底气

从包里随意取出一本书

也顾不得是否欢喜

只是莫不敢辜负，这青山烟雨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
协会员）

““马耳朵马耳朵””花开鹅蛋里花开鹅蛋里
□胡雁冰

岩缝里的苦楝树
□黄海子

风龙岩口的那股
风，跟我的老屋一样
老了。岩缝里那棵比
两个碗口还粗的苦楝
树，看到那股风气喘吁
吁地向它爬过来，叶子就
有意无意地动着，如挂在
脸上似笑非笑地嘲弄一
般。倒是岩上的岩石，被风
吹出了岁月的轮廓，露出几
分沧桑来。

陈家塆的人从岩缝中钻出
来，就看到岩口的风和苦楝树
较劲。它们的较劲每时每刻都
在进行，从未有停止过的意思。
就像陈家塆的人和到处都是石
头的土地较劲一样——他们在
成片的石坝上一锤子一錾子地
敲打石头，哪怕只打出能种几行
苞谷或一窝红苕的石窝，也会把
石头上的苔藓、从远处挑来的泥
土倒进石窝里，将这个石窝做成
能生长庄稼的土地。

打小我们背着书包从风龙
岩这棵苦楝树下经过的时候，总
要在岩下驻足一阵——

春天、夏天、初秋苦楝树叶
子正满的时候，苦楝树被风吹得
东倒西歪的样子，像石坝上的人
奋力打扫打石窝时溅落的石渣的
扫帚，老想把整块石坝连根扫除
——以便让这处地方变成一块土
地，能种出粮食，让肚子鼓胀起
来，不再饥饿。

而深秋到整个冬天，落光叶
子的苦楝树的枝丫，则像一把把
举着的刀剑，把疾驰而过的风，割
出一道道“呜呜呜呜”的鸣响。这
呜呜声与远处石坝上敲打石窝

“叮叮当当”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就弥漫在了天地间，整个大地显
得沉郁又萧瑟。

苦楝树在与风的较量中，逐
渐长成了一棵挺拔的大树。然
而，那年冬天，一场意外打破了它
生命的平静。那天正在刮大风，
不知从何处来的人，趁着风声的
掩护，用绳子从岩顶吊下，试图砍
倒这棵苦楝树。就在

他动手时，在岩上割牛草的二娃
发现了他的企图，放下背篼就去
召集附近的人来阻止。村民纷纷
赶到风龙岩下，愤怒的吵骂声和
劝说声，早就盖过了呜呜作响的
风声。砍树的人被吓得蹲在岩缝
里，不敢露头。

风小了一些的时候，才听到
岩缝里断断续续地传来声音，“这
……棵树……野生的……谁都
……可以砍……我……砍来做个
挞斗（收稻子的斗）……”“你说砍
就砍，你看它活得有多么不易。
长这么大棵树，不得经历九死一
生？”岩下人吼着把话传上去。

“……”风又大了，根本听不清岩
缝里的人说的话。

有人提议把村干部喊来解决
此事。总之就一个意思：天王老
子来也不能砍这棵树，它在那里，
陈家塆人看着心里踏实。

村干部来的时候，带来了镇
上的治安人员。那人拗不过，蔫
蔫地从岩缝里溜下来。

苦楝树保住了性命，但它的
刀伤却成了陈家塆人心头的担忧
——他们害怕一场大风会将这棵
树折断。奇怪的是，这年冬天，十
来天就要刮一次的大风竟然没有
以前的凶狠。就连敲打石窝的

“叮叮当当”声，因为没有凶狠的
风的传递，也只能单调地响在石
坝的上空，沉沉闷闷的。

第二年春天，苦楝树上不知
何时挂上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
人们感到惊讶：在如此猛烈的风
口里，马蜂是如何筑巢的？但转
念一想，苦楝树不也在风口上顽
强地活了下来吗？

岁月在长，苦楝树也在长。
当苦楝树长到比两个碗口还粗的
时候，苦楝树仿佛就不长了。但
它就那么年轻着，一年四季和风
较着劲。

岁月却依旧在长，陈家塆的
一切也在岁月里生长。特别是以
前那些成片的石坝，在

锤子与錾子的敲打下，
都长成了良田沃土。良
田沃土不但生长庄稼，
还生长树木，除了苦楝
树，还长出了桉树、柏树、
青杨……

风看见陈家塆到处
都是庄稼树木，就多了心
思，开始在庄稼与树木间
流连。不承想它流连着把
自己流连老了。看它气喘
吁吁爬向风龙岩那棵苦楝
树的时候，不要说苦楝树摇
动着叶子嘲笑它，就是陈家
塆的人，看到它老态龙钟的
样子，还要去跟苦楝树较劲
的那副滑稽相，心里也会生
出笑来。

清明时节，我带着家人
回陈家塆祭祖，顺便也要给
打石窝造地被石头砸死的二
娃上坟。

要到风龙岩时，我看到
岩缝那棵苦楝树满树浅紫的
花云蒸霞蔚，在春风里张扬
着苦涩的花香；翠绿的叶子，
像满地都是新绿的陈家塆大
地。虽然早就看不出它在生
长，但它显得是那么年轻那么
有活力——摇曳着的叶子、花
絮仿佛诉说着某种永恒的秘密
——关于自然，关于生命，关于
那些在时光中默然而成坚持不
懈的力量。

它将继续站在那里，看着我
们老去，看着孩子们长大；看着陈
家塆来来往往的风风雨雨，一次
又一次地拂过这片土地，带走岁
月，留下新生。

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里，有
个小孩稚嫩的童音悠扬地传
来：“苦楝树，苦苦苦/不择地来
不择土/只要给个泥坨坨/岁数
长到五百五……”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能懂的诗


